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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时辰 0点 01分
　　———沉痛哀悼百岁宗师钟敬文先生逝世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2)02-0014-05

○乌丙安

　　2002年元月 10日 0点 01分 , 是东方星空最灿烂 、 最清净 、最安静的圣洁时辰 , 中

国民俗学奠基人 、百岁宗师钟敬文先生就在这个时辰于北京仙逝。临走时 , 他老人家说了

最后的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想回家乡!” 他就这样带着他的 “宏思遐想” 走

了! 噩耗传来 , 在我耳边立即响起了老师吟诵的那首百岁绝唱:

历经仄径与危滩 , 步履蹒跚到百年 。

曾抱壮心奔国难 , 犹余微尚恋诗篇 。

宏思遐想终何补 , 素食粗衣分自甘 。

学艺世功都未了 , 发挥知有后来贤 。

这是钟老在 2001年 8月初 , 为自己即将步入百岁高寿吟诵的一首七律 , 题名为 《拟

百岁自省》 。9月 9日 , 我进京驱车前往友谊医院看望钟老时 , 得到了一份这首诗的打印

稿。当时 , 在老师身边我读了这首诗后 , 真是百感交集 , 思绪万千 。我真想以我的感受当

面解读这首诗 , 借以宽慰老师与病痛抗争的心情 。尽管当时钟老还是那样精神抖擞 , 谈笑

风生 , 但我还是担心老师因为我的感慨而兴奋动情伤了身体。那是因为我早在约半个世纪

前在老师身边做研究生时 , 就常常在读过老师的诗文后当面发一些感慨。

如今 , 读过他这首为 “百岁” 而感怀 “自省” 的诗 , 我当然会按捺不住直言说出我对

老师在诗中所写的 “壮心” 、 “宏思遐想” 和 “学艺世功” 的评价。我深知老师在 100年的

长路上历经坎坷 , 多遭危难 , 确实步履维艰 , 那是因为我从师钟老近五十年来也有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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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经历 , 其中我也走过 “仄径与危滩” , 使我在读老师的诗句时深有同感。我也了解老

师一贯的安贫乐道 , 那是因为我半个世纪以来 , 也总是身着粗衣多次在老师几经搬迁的斗

室里 , 同桌分享过老师和师母的粗茶淡饭。我自信还懂得老师的 “壮心” 、 “宏思遐想” 和

“学艺世功” 的博大意义 , 那是因为老师的 “壮心” 始终感召我发愤 , 他的 “宏思遐想”

始终鼓舞我前进 , 他的 “学艺世功” 始终引导我为民俗学事业的开拓与发展竭尽全力 , 直

至做到鞠躬尽瘁 。

我读老师的诗 , 其实是在以自己的 “志” 比学老师的 `志” , 以自己的 “情” 感受老

师的 “情” , 用自己的 “心” 理解老师的 “心” , 直到认真读老师的 “人” , 学好做 “人” 。

虽然钟老在和同辈学人挚友或几代晚辈学子的接触中 , 总是坦率地言志 、 叙情 、谈心 , 甚

至直白他在百年经历中如何处世为人 , 但是 , 他的 “壮心” , 他的 “宏思遐想” , 他在 “学

艺世功” 方面的伟大抱负和凝重情结 , 以及他精深的人生体验 , 并不总是逢人便讲的。相

对说来 , 钟老却常常把这些思想情感的精粹提炼出来 , 吟唱成诗 。这正是在 《拟百岁自

省》 中钟老自白的他那独具品格的 “诗篇” 之 “恋”。

20年前 , 我曾受师母陈秋帆教授之托协助钟老整理过他的诗文 , 从那时起我仿佛对

读老师的诗有了一个飞跃的认识 , 我才懂得从老师那里受业 、 解惑的同时 , 不停顿地学习

老师的精神品质当是最重要的 。读钟老的诗篇 , 对我来说不是为了和诗步韵 , 也不仅是赞

赏诗艺 , 而是从诗篇饱含着的钟老的理想追求中汲取鼓舞鞭策自己的精神力量 。

还是 20年前 , 钟老以 80高龄之身驰骋在祖国的东海西川和塞北江南 , 其中有两件大

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奔赴云南讲学成功;二是他北上丹东推动了共和国第一个民俗学会

———辽宁民俗学会的成立 。在当时 , 钟老奔走呼喊恢复和重建民间文艺学 、民俗学学科的

壮举 , 曾被学界传为佳话 , 盛赞为一场 “南征北战” 。有钟老在 1981年 9 月 18 日口占的

一首七言绝句诗为证:

劳民文艺堪千古 , 发采扬辉待我人;

数日西堂同讲习 , 南征不负八旬身。

这最后一句透出了一股宝刀不老的豪壮气慨 。南征如此 , 北战更不逊色。钟老在 1981年

8月 31日口占的 《丹东绝句》 诗中写道:

少壮饥驱惯漫游 , 暮年行止有新猷;

为援绝学挥红帜 , 来作丹东十日留 。

钟老那时把极左思潮摧残下的民俗学 、 民间文艺学愤慨地称作 “绝学” , 他正是为了援救

这两门学科 , 才挥动着红旗 , 来到辽宁丹东主持了那次里程碑式的民俗学会议 。每当我读

起这首诗 , 眼前便立即闪现出钟老当年在丹东锦江山会议上 “挥红帜” 的矍烁精神 。当辽

宁省领导委托我把批准成立辽宁省民俗学会的消息提前转告给钟老时 , 他在他那极有纪念

意义的锦江山住所 (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下榻的房间)里 , 快活地跳了起来 。随后 , 他

召集了到会的 12个省市自治区的民俗学者 , 主持了在全国开展民俗调查研究活动及准备

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专门会议 , 并通过新华社发表了此次会议纪要专稿 , 《光明日报》 及

全国各省大报纷纷转载 , 钟老的 “南征北战” 产生了全国震动的效应。对此 , 钟老在当时

北京市政协的全委会上作大会发言时曾坦诚地说过:

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 , 又碌碌不肯自休 , “南征北战” , 任务满身 , 有的劝

—15—

乌丙安·圣洁时辰 0点 01分　———沉痛哀悼百岁宗师钟敬文先生逝世　



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 , 静下来整理过去的各种文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

意。但是 , 我不能这样做 。整理过去的文稿 , 不管怎么说总是一种回顾的行动 ,

在眼前正充满急待动手的工作 , 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 。放弃今天 , 就将失去

明天 !这将是多大的损失 ! ……我眼前的任务 , 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

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 , 并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

的是 `春色满园' , 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

那时 , 钟老把握今天 、开拓明天的气魄 , 多么令人敬佩。

10年前 , 庆贺钟老 90大寿时 , 我重读了钟老 80大寿时口占的七律 《八十述怀》 。当

时 , 摘引了诗篇的最后一句 “要把 华饰暮春” 作为标题 , 在 《民间文学论坛》 上发表了

一篇比较长的祝寿文 , 主要内容是学习钟老的自律原则和奉献精神 。事实上 , 那首诗还有

力地展现了钟老高昂的爱国壮志。他唱道:

已是人间八十身 , 险途历尽见通津 。

儿时情事犹留影 , 早岁文章少惬心 。

举国正开新局面 , 诗人当绘锦乾坤 。

白头不叹东隅失 , 要把 华饰暮春 。

他豪迈地面对全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 展现出那种不计个人得失 , 不顾年事已高 , 要用焕

发的青春活力绘饰锦绣乾坤的雄壮气魄 , 感人至深 , 催人奋进 !

这就是今天钟老在 《拟百岁自省》 的诗句中再一次展现出的 “壮心” 和载入史册的

“学艺世功” 以及他不断产生的开拓明天的 “宏思遐想” 。20年前他希望看到的 “春色满

园” , 如今他已经看到了 , 但是 , 他今天还对未来作出 “发挥知有后来贤” 的期望 。

细细领会钟老的诗意 , 我想他十分重视那么多 “眼前正充满急待动手的工作” , 所以

他从不放弃今天;正因为他曾 “希望看到春色满园” , “知有后来贤” , 他对 “学艺世功”

有那么多的 “宏思遐想” , 所以他也从不失去明天 。他明知任重而道远 , 却把重任担在自

己肩上 , 调整步伐 , 一步一步走过一个又一个今天 , 再走完一个又一个明天 , 就这样执著

地跨过了他的奇迹般的人生百年。如今 , 他继续带领着几代学子走进了民俗学事业繁荣的

新世纪春天。

究竟是什么巨大的力量推动着钟老执著地走过一个世纪的长路 , 又跨上了另一个世纪

的新路? 这种力量又是怎样触动着他的 “宏思遐想” , 又是怎样磨砺着他的 “壮心” ?他又

是怎样深情关注着他那 “都未了” 的 “学艺世功” ? 我想不妨点击搜索引擎 , 通过时间隧

道 , 回到七八十年前看看历史平台上钟老的少年壮志 , 就不难找到他今天 “壮心不已” 的

缘由和源头了。

钟老曾多次在谈到 “五四” 时期的歌谣学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民俗学运动时 , 总在反复

阐明这两个运动其实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有机部分。正是由于轰轰烈烈 、 波澜壮阔的

“五四” 新文化运动哺育了少年钟敬文 , 惊醒了青年钟敬文 , 使他确立了终生为之奋斗的

“学艺世功” 。他在 91岁时写的一篇题为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 的自述文章中 , 满怀激

情地写道:

“五四” 文化运动使我睁开原来有些迷糊的眼睛。它在我眼前展开一个新的

学艺世界。 ……后来成为我终身致力的科学的民间文艺学 、民俗学的种子 ,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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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期播种下的———因为接触到北大的 《歌谣》 周刊 , 我被深深吸引了。此

后 , 我便成为民俗学这位科学女神的忠实信徒。

总之 , “五四” 这个政治 、 文化的伟大运动 , 在我初踏入人生道路的时候 ,

惊醒了我 , 提携和哺育了我 , 我对它产生了不能磨灭的感应。它的遗泽一直长流

到现在 。几年前 , 我在所写的纪念 “五四” 运动 70 周年的一篇短文里 , 把它称

作我的启蒙老师 。这是再确当没有的。只要我还活着 , 就将虔诚地怀念这位老

师!

“我一息尚存 , 就要为所从事的科学竭尽智能 。因为它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有机部

分了。” 钟老这段激扬文字是把他从青少年时期的感受和一亘延续到现在的 “不能磨灭的

感应” 凝结在一起说的。他把话说到至极之处 , 痛快淋漓地说出 “只要我活着 , 就将

……” , “我一息尚存 , 就要……” “终身致力” 于 “民俗学这位科学女神” 的 “学艺” 。他

是那样 “竭尽智能” , 那样 “忠实” 和 “虔诚” !

正是当年 “五四” 时期的歌谣学运动 、 民俗学运动使他产生了不能磨灭的感应 , 才凝

成了他献身民俗 “学艺世界” 的原动力和走上百年人生道路的永动力。在这里 , 我不能不

提到 1930年 27岁的钟敬文创作的 “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这首鼓动性 、号召性强的歌足

以证明钟老所受到的那场运动的强烈感应 。这首歌由程懋筠配有和声乐曲 , 标有 “健壮”

的演唱提示 , 是一首公开发表在 《民俗学集镌》 第二期上的可供普及的群众歌曲。歌中唱

道: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 , 里面有奇花 , 也有异草;

但现在啊 , 园丁不到 , 赏花人更是寂寞 !

斩除荆棘 , 修理枝条;来 , 同志们莫吝惜辛苦!

“收获” 决不冷待了 “耕耘” , 有一天她定会惊人地热闹!

钟老当年号召民俗学园丁 “同志们” , 为荒芜 、 寂寞的民俗学大花园辛勤耕耘 , 取得

收获 , 同时他还用他的 “宏思遐想” 为 “同志们” 勾画出民俗学运动 “定会惊人地热闹'

的美好前景。他不仅用这种民俗学运动精神动员 “同志们” , 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 , 从

不吝惜辛苦 , 永不疲倦地耕耘 , 不断地收获 , 赢得了今天民俗学大花园的似锦繁华 !作为

钟老的弟子 , 我们从老师的所有日常生活和繁重忙碌的治学教学 “耕耘” 中 , 不难看到他

许许多多动人 、 感人 、诲人 、 教人的令人难忘的事迹 , 而最为激励人的正是蕴含在他所有

具体事迹中那种为 “民艺世功” 虔诚献身的精神。我们不妨算一算 , 在钟老的 100 岁当

中 , 他竟然为推进民俗学运动献出了八十多个春天!

一个民俗学者在一生的治学中如果能做出一两件贡献 , 就已经是难得了 , 钟老在百年

人生的治学长路上不停顿地作出重大贡献 , 就更是异常难得。一个民俗工作者在推进民俗

学事业的发展中能做成一两件有效的工作也很可贵了 , 而钟老在百年中坚持了八十多年岁

月的日日夜夜 , 一刻也不松懈地推动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展 , 挽救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危

亡 , 开创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繁荣局面 , 这都是少有的建立伟业功勋的惊人奇迹 。

“五四” 前后 , 确实有过 —批民俗学的前辈先驱者做出过令后学晚辈敬羡的杰出贡献 ,

曾经出现过民俗学群星灿烂的开创时代 。但是 , 从那时出发 , 走过 20 世纪 , 又率领几代

学子把中国民俗学事业推向 21世纪的繁荣时代 , 这一不朽贡献 , 当属中国民俗学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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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师钟敬文 , 无可争辩 , 别无他人 。尽管如此 , 钟老却从不自满 , 在他的百岁吟唱的诗句

中 , 仍在 “自省” , 仍在慨叹 “学艺世功都未了” , 把希望寄托在 “后来贤” 的身上 。

我常常想:假如把中国民俗学运动比作一场持久而又艰苦的马拉松越野长跑运动 , 从

“五四” 运动起跑 , 不久 , 青年钟敬文在长跑队伍的第一集团中就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人。

他同时也是鼓动队伍的旗手 , 是他 “挥红帜” 引导千百学子 , 跨过高山 , 闯过险滩 , 越过

平原 , 奔向民俗学繁荣的明天 。如果有人要问钟老:“您为什么这样做?” 钟老一定会用他

的两句著名的诗联回答说:

吾侪肩负千秋业 , 不愧前人庇后人 。

是的 , 钟老的 “壮心” 一直牵系着 “后人” , 在他的 “宏思遐想” 中 , 始终饱含着对

几代青年学子的厚望 。他在 93岁时出版的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 一书的自序中有

一番发自肺腑的叮咛 , 正好可以为他情系 “后人” 或 “后来贤” 的诗意做最好的注疏。他

恳切地说道:

我的年纪已经老迈。虽然对于这种新学科 , 壮心不已 , 但是到底精力有限。

我热切希望国内有志之士 , 对它下定决心 , 奋勇精进 , 使这株人文科学的新树迅

速发荣滋长 , 乃至于蔚为华林 。这不但是我这位世纪老人的诚恳心愿 , 也是我们

祖国新时期人文科学发展和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

老师的 “壮心不已” 作为一股精神力量 , 对我也 “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感应” , 正是这

种奇妙的感应 , 使我怀着一颗 “壮心” , 走过花甲 , 跨过古稀 , 如今还在奋勇精进 , 努力

当好民俗学大花园 “斩除荆棘 , 修理枝条” , 栽奇花 , 种异草的园丁。1999年 12月在辽

宁省举办的 “乌丙安从事民俗学学术活动 45 周年研讨会” 上 , 钟老委托在京的学者给我

带来他的新著 《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 作纪念 。他在书的扉页上用苍劲的浓墨笔迹写了

一句话:

　　当此丙安同学七十寿辰 , 我以书纪念你在民俗学活动上的辛劳!

　　　　钟敬文 1999.12.北京 时年九七

当会议上宣读完钟老这句话的时候 , 全场二百多位中外来宾欢声与掌声雷动 , 都为钟

老的 “寿星祝寿” 所感动 , 都为他那 “不愧前人庇后人” 的风范所感应。当时 , 我却有一

种特殊的感受 , 只觉得钟老还像他 51岁壮年时招呼我这名 24岁的首届研究生那样亲切。

每当我的学生在耳边尊称我 “乌老” 的时候 , 我便想到钟老唤我 “丙安同学” 时的情景 ,

使我受到他 “壮心不已” 的强烈感应而持久地精神焕发!

我想 , 在哀悼钟敬文老师百岁仙逝的庄严时刻 , 重要的是 , 要重新精读老师的诗文 ,

精读老师的 “志” 、 “情” 和 “壮心不已” 的精神 , 老老实实学习并认认真真精读我们民俗

学的世纪宗师 “钟敬文” 。

2002年 1月 10日 0点 01分这个圣洁的时辰 , 我将永志不忘。它将时时处处警示我

在继承钟老遗志的征途上永远不得松懈 , 像老师那样 , 只要 “一息尚存 , 就要为所从事的

科学竭尽智能。”

[收稿日期] 2002-01-08

[作者简介] 乌丙安 (1929 ～ 　), 男 , 辽宁大学教授 。沈阳　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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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丙安·圣洁时辰 0点 01分　———沉痛哀悼百岁宗师钟敬文先生逝世


